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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从矿产资源行业发展的整体国际环境出发，对“矿产资源强国”这一新兴概念进行系统分析并提出相关政策

建议。首先，通过剖析和对比古今中外的“强国”概念，结合矿产资源行业的特点，引出了“矿产资源强国”的内涵和定义。

然后通过美国和中国矿产资源行业的案例分析验证其定义。最终，提出“矿产资源强国”是“以推动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和

全球治理为目的，能够对全球矿产资源行业的生产、金融、治理和知识体系产生较大影响，并可由此保障自身政治和经济利

益的国家”。当前，中国迫切需要基于较为强大的生产层面影响力，加强金融、治理和知识层面对于全球矿产资源行业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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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clarify the emerging concept “great power of mineral resources” in China and to offer some policy 
proposal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mineral resource industry. First, we analyzed the intensions of “great power” 
concepts which have existed in the history, and extended them as the intensions and definition of “great power of mineral resources” 
after comb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neral resources industry. Next, we examined the definition through case analysis of the 
mineral resource indust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Finally, we proposed that the “great power of mineral resources” be defined 
as “a specific nation that has the goal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global governance of mineral resources, possesses the 
capability to exert its influences on production, finance, governance, and knowledge structure of the global mineral resource industry, 
and thus can maintain its ow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To develop a “great power of mineral resources,” China should 
enhance its influence on finance, governance, and knowledge hierarchy of the global mineral resource industry based on its strong 
production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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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矿产资源行业是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物

质支撑的基础性行业，涉及从勘查、开发、运输仓

储、冶炼加工到回收利用的产业链和相关的规则标

准，同时还涉及相关的金融业、政府公共管理和人

才教育、知识文化等支撑性的行业。随着工业化、

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推进，中国的矿产资源行业快速

发展、规模迅速扩大，使中国成为了全球矿产资源

生产、消费和贸易大国。矿产资源行业在支撑中国

经济增长的同时，对全球矿产资源市场也产生了较

大影响。但是，中国矿产资源行业的发展也面临着

许多问题和挑战，诸如国际市场上定价权和话语权

缺失、国内的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的产能过剩等。

中国矿产资源行业“大而不强”，已经成为国内业

界的广泛认识。

在此背景下，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上定价权和话

语权缺失这一背景，国内一些专家学者提出建设“矿

产资源强国”以应对上述的问题和挑战。中国工程

院 – 清华大学在 2016 年的“中国可持续发展矿产

资源战略研究”咨询项目的研究报告《中国可持续

发展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提出：“着力建设矿产资

源强国，促进我国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

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提供强有力

的物质基础”这一指导思想 [1]。然而，该报告对

于到底什么是“矿产资源强国”和中国如何成为“矿

产资源强国”等基本问题，尚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

同时，国内外文献资料也表明，“矿产资源强国”

是一个新概念，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尚缺乏对此的

探讨。

本文基于逻辑学中的思想，对“矿产资源强国”

这一概念进行剖析，并最终界定其定义。尽管“矿

产资源强国”是新提出的概念，缺乏相应的研究，

但是对于“强国”概念，中外均有相应的讨论。因

此，本文首先对中外历史上“强国”的外延进行分

析，并结合当前的国际背景，得出“强国”的内涵，

再根据矿产资源行业的特点进行引申得到“矿产资

源强国”的内涵和定义；基于以上定义，对美国和

中国案例进行分析，检验得到的内涵；最后，利用

概念分析的结果，对中国矿产资源行业的发展提供

一些政策建议。

二、“强国”概念简述

在中国历史上，“强国”可以理解为强大的国家。

春秋时期的《管子》中提及：“合内空周外，强国为圈，

弱国为属。动而无不从，静而无不同”[2]。而隋朝

的《文中子 ·问易》中有言：“强国战兵，霸国战智，

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3]。
当今，与历史上主要以武力征服和军事实力

决定国际事务的情况不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

及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各国越来越多地以实

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价值观进行国际合作，

更多通过全球治理的方式讨论和决定国际事务。

在当前的历史背景下，强国的目标不再是管理其

他国家，而应当是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

其次，当今强国为发挥影响所需具备的能力已经

逐渐由军事扩展到生产、金融、治理和知识文化

等多个层面，而各种经济产业也逐步成为发挥国

家影响力的主体。我国一些专家学者也开始对强

国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制造强国、矿业强国

等概念。

在国际上，英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苏珊 · 斯特

兰奇提出结构性权力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主

体之间的影响方式进行了研究 [4]。其认为，国际

关系中涉及的权力可以分为两种：联系性权力和结

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是一国靠迫使另一国去做或

许它本来不想做的事的能力，即是对过程或结果的

控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控制力”。结构性

权力则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

力”，是决定办事办法的权力，是构造国与国之间

关系的权力，也是塑造国家与市场之间相互关系框

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的来源有安全、生产、金融

和知识四个基本方面，它们对任何国际政治经济事

宜发挥着基础塑形作用，因此国际社会中的强国不

仅应具有联系性权力，更需要具有四个基本方面的

结构性权力。

结合近年来中外对于强国内涵的分析和结构

性权力理论，在当今世界，强国的内涵可界定为

“以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为目标，并能够在

全球范围内对其他国家施加较大影响的国家”, 其
影响力来源于生产、金融、治理和知识四个方面

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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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矿产资源强国”的内涵和定义

基于以上对于强国概念的外延综述和内涵分

析，结合矿产资源行业特点可引申出“矿产资源强

国”的特性。

首先，参照对强国四个方面实力的分析，可以

对矿产资源行业涉及的主体进行划分。一个国家与

矿产资源行业相关的主体包括矿产资源企业、虚体

金融业、政府、行业组织、国际机构以及科研机构

等，可将这些主体划分为四个层面——生产层面（矿

产资源产业链）、金融层面（银行、投资机构、交

易所）、治理层面（政府、国际组织）和知识层面

（高校、科研机构）。这四类主体及其相互关联决定

了一国对全球矿产资源行业的影响方式和程度。其

中，生产层面主体直接影响着全球矿产资源配置以

及生产方式；金融层面主体则通过货币、资本运作

以及期货市场的作用间接影响着矿产资源的生产关

系和市场价格；治理层面主体通过影响全球治理体

系和制定规则标准约束着其他主体的行为；知识层

面主体通过信息的传播影响着其他主体的决策和思

想。因此，作为“矿产资源强国”，其四类主体应

在全球矿产资源体系中具备优势地位。

例如，在生产层面，“矿产资源强国”能够通

过跨国公司进行全球矿产资源配置并主导国际市场

价格；在金融层面，“矿产资源强国”能够通过期

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引导国际矿产资源价格，同

时金融机构在全球矿产资源的投资方面起着巨大作

用；在治理层面，“矿产资源强国”能够通过全球

治理、建规立制主导国际矿产资源市场规则、贸易

规则、行业标准，同时可通过外交等手段保障自身

矿产资源的安全供应；在知识层面，“矿产资源强

国”能够通过知识文化、技术创新、信息传播等方

式影响全球矿产资源行业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矿产资源强国”定义

为“以推动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为目

的，在全球矿产资源行业的生产、金融、治理和

知识等基本方面具有高度影响力，并可由此保障

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国家”。其基本内涵首先在

于它是矿产资源生产和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国际

矿产资源行业的规则体系和兴衰与它密切相关。

它的目标应是推动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全球

治理，并能够对全球矿产资源行业体系产生较大

影响，其影响力来源于生产、金融、治理和知识层

面各主体的支撑。

四、“矿产资源强国”定义的检验

概念的定义应当能够准确地描述概念代表的客

观事物（即外延）。当今世界，美国是公认的强国，

其对于全球矿产资源行业和国际市场有着较大的影

响力，是名副其实的矿产资源强国；而中国作为矿

产资源大国，对全球矿产资源市场也具有重大影响。

因此本文利用美国和中国案例对“矿产资源强国”

的定义进行检验。

（一）美国案例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以及综合实力最

强的国家，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维持其霸权地位

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工业化的完成，

美国矿产资源行业的重点已经从全球矿产资源的获

取转移到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回收利用。而随着发

展中国家的崛起，美国也更多通过全球治理的方式

解决国际事务 [5]。由此可见，美国有着推动可持

续发展和全球治理的目标，与“矿产资源强国”的

目标一致。在此基础上，可从四个层面主体的角度

对美国“矿产资源强国”的地位进行分析。

生产层面：美国一直很重视自身对于全球矿产

资源的获取。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就控制

了周边国家的矿产资源，比如加拿大的镍矿、智利

的铜矿、圭亚那的铝土矿等，保障了自身的工业化

需求 [5]。从 20 世纪开始，美国的矿产资源跨国公

司开始积极进行全球矿产资源的投资，并推动了

全球矿产资源行业的发展，比如加拿大、澳大利

亚等。美国的矿产资源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形成了

许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集团，在全球矿

产资源配置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影响着全球矿产

资源行业的发展。

金融层面：美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原油市场，

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从 1983 年就开始进

行原油期货的交易，并且成功地将美元与石油贸易

结合在一起。在纽约商品交易所上市的石油期货品

种中，WTI 原油成交量最大，流动性最好，其价格

被视为世界原油基准价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领

全球原油价格走势。而纽约商品交易所（COM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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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了大量金属期货品种，包括金、银、铝等，其

中黄金期货交易市场全球最大，能够引导全球黄金

价格走势。

治理层面：为了保障自身矿产资源安全供应，

美国加强与资源国的合作，签订了一系列的自由贸

易协定（USTR）。比如，1992 年，美国与加拿大和

墨西哥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为美国供

应铀、铜、镍、钛、铁矿石、铂族金属、钾肥等矿

产资源，墨西哥为美国供应石油、银、铜和其他矿

产资源。美国还试图通过军事、外交等方式影响全

球矿产资源的运输。此外，美国牵头组建了国际能

源署（IEA）等国际组织并在这些组织中发挥主导

作用。总体上，美国是全球规则体系的构建者，深

刻影响着全球矿产资源行业的发展。

知识层面：知识信息和科研机构对于美国开发

利用全球矿产资源起着重要作用。美国地质调查局

（USGS）收集整理了全球矿产资源信息，并对资源

国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估，还出版了一系列的出版物。

USGS 等机构不仅能够为美国矿业公司海外投资和

贸易提供服务，还通过信息传播的方式影响着全球

矿产资源行业的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不仅具有与“矿产

资源强国”一致的目标，并且四个层面主体在全球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占据着优势地位。

（二）中国案例

目前，中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在未来 15 年

内还面临着繁重的城镇化、工业化任务，对矿产资

源的需求还将维持高位运行，矿产资源行业在经济

发展中仍是重要支柱。科学发展、加过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是我国的战略抉择，因此中国作为矿产资源

生产大国，需要考虑矿产资源行业可持续发展。此

外，矿产资源的巨大需求决定了中国需要在全球范

围内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其中涉及到的国际关系和

全球性问题都需要通过全球治理的方式进行解决。

综上，中国初步具备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

的“矿产资源强国”目标。因此，可进一步从生产、

金融、治理和知识四个层面对中国矿产资源行业的

国际影响力进行分析并总结相关启示。

1. 生产层面

2000 年以来，伴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带动矿产资源需求迅猛增加，成为新一轮全球矿产

资源消费、生产和贸易不断攀升的重要推动力。我

国已经是矿产资源消费、生产和贸易大国，但是缺

乏对于全球矿产资源行业有影响的大型跨国公司。

由于国内行业管理落后和市场机制缺乏，中国矿产

资源行业产业集中度很低。就钢铁行业而言，美国、

日本、韩国等国排名前四的钢铁企业均占据着超过

70% 的市场 [6]，而 2015 年我国钢铁行业前四大企

业只占据了粗钢总产量的 18.5%。缺乏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大型矿产资源跨国公司还导致了定价权缺失

的问题。作为最大铁矿石进口国，中国有着买方垄

断地位，而国际铁矿石供应被必和必拓、力拓和淡

水河谷三大国际巨头所掌控。在长协定价机制下，

中国钢铁企业由于无序竞争，形成了卖方垄断的谈

判局面，中国因此成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2003—
2008 年，中国进口铁矿石价格涨幅高达 4.6 倍，严

重影响了我国钢铁行业的效益 [7]。
综上所述，中国虽然已经拥有了比较完备的矿

产资源生产体系，对全球矿产资源行业有了一定影

响，但矿产资源行业集中度低，尤其缺乏产业基础

坚实，资本实力雄厚的集资本、技术、生产、贸易

为一体的大型矿产资源跨国集团。因此，平衡全国

矿产品供需、稳定市场以及经营全球矿产资源能力

不强，在国际矿产资源市场上定价权缺失。由此可

见，中国生产层面主体虽然众多，但是在全球生产

结构中并不具有明显优势地位，“大而不强”的问

题较为突出。

2. 金融层面

矿产资源行业需要资金量较大、投资回报周期

较长。目前在中国矿产资源领域起着重大作用的仍

是少部分大型国企，它们能够借助国内甚至国外资

本市场融资发展壮大，而大部分中小型企业无法上

市进行融资，仍然将银行贷款作为主要渠道，由于

矿产资源市场的不确定性，银行发放贷款额度有所

限制，并且融资利率高。融资渠道狭窄、成本高，

制约了大部分矿产资源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中

国的金融机构直接参与海外矿产资源投资较少。中

国是铁矿石的最大需求国，因此笔者比较了国际三

大铁矿石巨头的股东情况（见表 1）。
可以发现，这些国际巨头的大股东多为发达国

家金融机构，如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通过

股权投资，发达国家能够保障自身铁矿石的供应，



059

中国工程科学 2019 年 第 21 卷 第 1 期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投资机构能够利用矿产资源生产

的第一手信息在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赚取利润。而

中国作为铁矿石的最大需求方，中国的金融机构在

海外铁矿石的投资参与度不高。

此外，中国期货市场起步较晚，期货交易所还

不够成熟，国际影响力较小。就期货铜而言，全球

影响力较大的铜期货交易所有三个，伦敦金属交易

所（LME）交易的铜期货合约、芝加哥商业交易

所（CME）交易的铜期货合约和上海期货交易所

（SHFE）的期货铜合约，相关研究表明，LME 期货

市场对现货市场价格影响最大，然后是 SHFE，最

后是 CME。说明 SHFE 的铜期货合约增强了中国

的定价权，但与 LME 还有较大差距。我国是目前

铁矿石最大现货市场，2013 年 10 月大连商品交易

所推出铁矿石期货合约交易，要实现国际化影响国

际铁矿石市场还需要一定时间 [8,9]。
海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风险高、资金需求大，

中国金融机构与矿产资源企业需要配合进行海外矿

产资源的投资，我国金融机构对于矿产资源企业的

融资支持力度和对外矿产资源投资参与度均有待提

高。此外，我国矿产资源期货交易所主导全球矿产

资源市场定价的能力还不够。

3. 治理层面

目前，国际矿产资源市场规则、贸易规则由发

达国家所建立和主导，这些规则更大程度上反映着

发达国家的利益。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的

崛起，这些规则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不相符。中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对于 WTO 规则仍

然不太适应，例如 2014 年 WTO“稀土案”，发达

国家借中国稀土出口管理不符合 WTO 相关规定对

中国进行了起诉，结果中国败诉。我国从 2015 年 
1 月起，被迫取消了稀土出口配额管理制度；自

2015 年 5 月起，又正式取消稀土出口关税。

此外，中国对于矿产资源行业规则标准的制定

参与较少，目前国际通用的矿业规则标准被澳大利

亚、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等国家主导。在加拿大、

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国矿业协会的主导下，制

定了国际矿业融资、矿业权交易等规则，其中由澳

大利亚矿业联合会（JORC）委员会制定的《JORC
规范》是目前全球采用最广泛、影响力最大的勘查

结果、矿产资源量和矿石储量公开报告规范之一。

由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主导制定的矿业权评估

方法、储量计算标准、国际矿业会计准则等也已经

成为全球性通行规则。

综上所述，在治理层面，中国对于市场规则、

贸易规则以及行业规则标准的制定维护能力与美国

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着很大差距。

4. 知识层面

知识层面的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媒体等通过知

识和信息传播的方式从根本上影响着其他主体的思

想和决策。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全球矿产资源信

息系统，对于全球矿产资源信息的获取仍然依赖于

国外研究机构（如 USGS）。对于市场价格机制的理

解，中国也依赖于西方经济学思想。在地学学术研

究方面，根据国际学术信息机构（ESI）资料，美

国地球科学领域论文数占 31.5%，中国仅次于美国

占 12.36%；但是从引用频次和被引论文百分比来

看，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明显高于均值水平，

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低于国际平均值 [10]。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目前已经符合“矿

产资源强国”的目标，并且在生产层面的主体已经

具有了良好规模基础，但是缺乏相应的强大的跨国

矿产资源企业，而其他三个层面的主体对全球矿产

资源行业发展的影响还较弱。因此，中国还难以达

到“矿产资源强国”的标准，需要综合四个层面主

体进一步对国际矿产资源行业发挥影响力。

表 1  国际三大铁矿石厂商股东情况

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2015 年报）

力拓 汇丰银行 21.96% 摩根大通 17.67% 澳大利亚某投资基金 9.05% 花旗银行 4.96% 法国巴黎银行 2.44%

必和必拓 汇丰银行 18.97% 摩根大通 13.77% 澳大利亚某投资基金 7.99% 花旗银行 5.39% 法国巴黎银行 1.96%

淡水河谷 母公司（53.9%） 巴西国家开发银行6.5%

巴西养老基金 49% 巴西投资基金 21.21% 日本三井物产 18.24% 巴西国家发展银行 11.51%
注：资料来源于各公司 2015 年年报。其中，力拓和必和必拓均为英澳跨国公司，淡水河谷是巴西跨国公司；汇丰银行是英国跨国银行，摩根大通和花旗银行为
美国跨国银行，巴黎银行为法国跨国银行，三井物产是日本贸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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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从“强国”概念入手，系统分析了“矿产

资源强国”的内涵，并对比了美国和中国矿产资源

行业，发现“矿产资源强国”是能够对全球矿产资

源行业产生较大影响的国家，其影响力来源于生产、

金融、治理和知识四个层面主体的实力。而对中国

建设“矿产资源强国”的主要启示如下： 
首先，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下，中国虽然应当优

先考虑国内矿产资源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和资源的高

效利用，但应当更加积极地参与和影响矿产资源领

域的全球治理。在开发利用国外矿产资源时，必须

严格遵循低碳、经济、绿色的原则。

在生产层面，中国应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通

过并购重组等方式提高产业集中度，将优秀企业培

育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积极参与全球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市场竞争，布局全球矿产资源，

增强中国对于全球矿产资源的经营能力。

在金融层面，中国需要提高金融机构为矿业公

司提供融资的能力和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参与

度。此外，发挥国内矿产资源市场规模优势，推进

现有的铁矿石期货国际化，成为铁矿石定价中心；

推出更多矿产资源期货等金融工具，利用期货市场

进行价格引导和风险对冲，维护国际矿产资源市场

价格稳定。

在治理层面，中国首先需要利用自身日益增强

的国际影响力推进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向有利于自身

和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将矿产资源战略与外交

战略结合，加强与世界范围内资源国的友好合作。

鉴于当前国际矿产资源市场规则、贸易规则、行业

准则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体系，中国作为新来者，需

要适应这些规则标准，并积极加入相关国际组织，

提出更多切合自身利益的主张，逐渐由规则标准的

接受者转变为国际市场规则、贸易规则、矿业规则

标准的制定者和维护者。

在知识层面，中国应当增强智库对于生产、金

融和规则层面主体决策的引导作用，尤其应加强对

于国内外矿产资源供求关系的预测、矿产资源行业

发展的预测以及矿产资源价格的预测等方面的能

力。同时，加强地球科学领域学术研究、技术进步、

人才培养和知识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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